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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比亚运动

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肆
虐之际，抗击德国纳粹及其盟国的
欧洲国家政府在英格兰召开盟国教
育部长会议。当时，战争远未结束，
但这些国家已开始思考一旦恢复和
平，应该如何重建教育体系。

1945年11月，根据盟国教育部
长会议的提议，在伦敦举行了旨在
成立一个教育及文化组织的联合
国会议，约40个国家的代表出席了
这次会议。在法国和英国的推动
下，会议决定成立一个以建立真正
和平文化为宗旨的组织。按照他们
的设想，这个新的组织应建立“人
类智力上和道义上的团结”，从而
防止爆发新的世界大战。会议结束
时，37个国家签署了《组织法》，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从此诞生。

此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各
成员国陆续在全球开展了多项文
物保护行动，1960年的“努比亚运
动”就是比较知名的例子。通过各
方的共同努力，一大批有着3000多
年历史的埃及文化古迹，避免了因
为修建阿斯旺水坝而被尼罗河水
淹没的命运，其中就包括著名的拉
美西斯二世神庙。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它的100
余个成员国发出呼吁，请它们作为
志愿者做出自己的贡献。这一呼吁
也影响了众多的组织、公司和个
人，改变了“人们的头脑”。

该组织存在巴黎的档案显示，
它收到了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信件，
寄信人有小学生、女童军、摄影师、
建筑师、工程师以及教师，他们都
很真诚，愿意为文物保护工作尽自
己的一份力。

很多手写的便条来自遥远的
国度，比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或
者来自像塔图拉、海雷基诺这样的
小镇上的普通居民。他们随信寄上
一个美元，或是一个英镑，这一切
让人十分感动。1966年，人们用从
烘焙售卖和抽彩售物中获得的利
润成立基金，虽然金额不大，但是
他们还是通过《读者文摘》设立的
信托基金，把钱寄送给了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

因为阿斯旺水坝水位不断上
涨，还有人给该组织写信，提出从
工程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升高庙
宇的位置。在这些信件中，有许多
都是主动要求贡献自己的力量。对
于绝大多数的来信人，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的工作人员会给他们写感

谢信，并且引导他们联系各国的国
家委员会。

在那个时代，保护努比亚古迹
是少有的跨学科研究项目，因此非
常引人注目。在许多团队的人员构
成中，有埃及学家、艺术史学家、碑
铭研究家、建筑学家、地质学家和
生物考古学家，牵涉到空中勘测、
摄影测绘学和地质考古学。

努比亚运动的成功备受推崇，
随之而来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收到了很多新的请求，希望它在文
化遗产领域提供帮助。很多古代奇
迹都需要挽救，比如雅典卫城、印
度尼西亚婆罗浮屠巨大的佛教建
筑群、泰国北部素可泰王国的首
都、黎巴嫩南部沿海宏大的腓尼基
提尔城。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
大量保护文物的任务涌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于是该组织向全世界
发出各种呼吁，以确保对这些世界
瞩目的历史遗迹提供经济援助和
技术支持。

话语权失衡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订
立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
约》。该公约确定了名录制度，并进
一步确立了该机构在设置名单、制
定标准、实行监管和保护过去这些
方面的技术目标。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领导
下，国际社会创造了“世界遗产”这
样一个文物保护体制，该体制把像
普遍主义这样的抽象概念和像全
球保护运动这样的具体经验融合
在了一起。1972年11月16日，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大会成员国正式通
过了把集体保护体制列入国际条
约的决定。

在得到20个成员国认可之后，
《1972年公约》从1975年12月开始执
行。它代表着几个世纪以来，很多
不同的、来自国家和国家间的智慧
结晶，这些倡议中有许多是在欧洲
形成的，也有些是在南亚和东南亚
形成的，只是相对而言并没有受到
足够的重视。

由于历史原因，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长期存在话语权失衡的问题。
在《1972年公约》的193个当事国中，
有100多个国家从未在世界遗产委
员会中占据一席之地，而有12个国
家从一开始就控制着整个委员会。
该委员会在构成上长期偏向欧洲。
2013年，这种情况达到顶峰，当时的
委员会中居然没有非洲国家，虽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非洲大陆作为
整个机构的关注重点。

欧洲国家具备太多优势。它们
拥有资金和能力来支付顾问的费
用，能准备更多的专业档案，提名
更多的历史遗址，派遣更多的代表
去参加会议、进行游说。通过调配
资源和影响来调动文化财富，欧洲
国家在遗产名录上很容易获得不
成比例的表现。例如，有一年意大
利试图添加10处遗址，并且每年继
续提名。这很令人震惊，因为《1972
年公约》的当事国中，有166个国家
列入遗产名录的遗址的总数少于
10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是一个政
府间机构，因此，《1972年公约》的
签约国，尤其是那些在世界遗产委
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签约国，扮
演着最重要的角色。该委员会由大
会选举产生的21个当事国组成，每
个任期为4年。

今天，由国家任命的大使和政
治家控制着国家代表团，而不是文
化遗产和自然遗产方面的专家们。
该委员会对《世界遗产公约》的执行
负责，监管着世界遗产基金会的资
金使用，按照当事国提出的要求，对
财政支持进行调配。重要的是，该委
员会对某项遗产是否列入《世界遗
产名录》具有最终决定权。

这种架构的弊端非常明显。
2011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吸收
巴勒斯坦成为其成员国之后，美国
第三次停止对该组织提供经济资
助。据估计，美国的资助总数是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全部预算的22%。

然而，美国官方并没有撤出该
组织，只是从它应尽的义务中撤回
了资金，所以美国于2015年被选为
执行局成员，任期4年，继续对遗产
名录进行遗址提名。在《废墟上的
未来》看来，“西方强权国家采取单
边行动，成功地挟持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

梦想还是要有

为什么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变
得如此重要？因为人们认为世界遗
产是商品，是推动国家和国际社会
前进的动力。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官方文件中，使用了“财产”这个
词汇，可见这种想法从一开始就得
到了宣示和认可。

如果一个国家的遗产能够获
得世界遗产界的认可，那么这可能
给该国政府和私人企业带来直接
的旅游收益或其他经济收益。制定

《世界遗产公约》的初衷是保护和
保存世界上最重要的文化遗迹和
自然遗迹，但是现在很大程度上，
该公约意在帮助各个国家实现赢
得品牌和经营品牌的目标。

人们从各种不同的学科角度，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品牌创建工
作进行研究，其中最常见的研究角
度是旅游、遗址管理和国际政治。比
如位于法国南部的喀斯和塞文文化
景观，该景观是法国举全国之力，历
时五年，于2011年进入遗址名单的。
其申请材料的基本观点是，该遗址
体现“农牧系统和它们的生物物理
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长久以来形
成的夏季畜牧的传统，其主要特色
是如画的风景。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背书，为
其带来了商业收益和资本收益。该
景观很快成为旅游胜地，它为有钱
的客人提供别墅食宿、远足和漂流
项目、当地工艺品以及有机农产品。

《废墟上的未来》直言，法国在
推动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和
向市场推广方面可谓行家里手，因
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就在法
国首都巴黎，在那里任职的很多官
僚以及法国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的合作协议等，都为法国申遗带来
了巨大的便利。

这正是世界遗产保护的一大痛
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对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的成立及其理念有着
重要影响。联合国第一任总干事、挪
威政治家特里格韦·赖伊在任上提
出，这个新成立的组织面临的任务
是“对物质形态的灾难予以修复，重
建文化遗址……重新建设适宜人类
精神生活的环境”。

梦想很远大，现实很残酷。当
时人们已经意识到，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也许没有能力确保实现世界
和平，但这个理念对人们拥有和平
梦想还是有帮助的。该组织最初的
工作任务中，有一项便是恢复和重
建那些在战争中受到严重损毁的
国家。保护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工
作，但改变“人们的头脑”被证明是
很难做到的。赖伊称之为“世界上
最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事实也的
确如此。

正如《废墟上的未来》所言，今
天，人们不再局限于历史意义和文
物保护这样单一、有限的视角，而是
考虑文化遗产更加广泛的、非物质
层面的问题，包括访问、利用、参与、
权利、责任和利益。这也意味着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面临着新挑战，对其
成员国来说，改变势在必行。

世界遗产保护
梦想很远大，现实很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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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世界遗产保护，很难想象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于1945年，是一
个旨在促进和平、人道主义及跨文化理解的政府间机构；其备受瞩目的世界遗产项目，则致力于保护对人
类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然而，在该机构的实践中，这一使命时常遭遇困难与挑战。

学者林恩·梅斯克尔的《废墟上的未来》一书，通过回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试图拯救世界遗产的
历史，考察了该机构世界遗产项目的运作模式及其得失，展示了该机构全球遗产保护使命的成就与
面临的复杂国际环境，从而重新审视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重新理解世界遗产保护事业。

《废墟上的未来》
[澳大利亚]林恩·梅斯克尔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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